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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尔君注视着屏幕上泛黄书页的图
像，逐行校对千年以前的文字。她所用的

“识典古籍”平台，由字节跳动公益推出，已
免费开放超3万部古籍，悄然搭建起一座连
接往昔与当下的桥梁。

作为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
一升研二学生，刘尔君的初心早在童年时
观看文学改编影视、翻阅明清小说时便已
种下。“越长大越发现，文学不只是故事，更
沉淀着历史，甚至映照着当
代现实。透过它，我得以窥
见古人在历史关头的抉择，
从他们的生命轨迹中获得
启迪。”她说。

今年四月，她偶然看到
“识典古籍”招募“我用AI校
古籍”志愿者的消息，毫不
犹豫报了名，“这既是我的
专业也是我的热爱。”顺利
入选后，从“初阶组”做到

“进阶组”，她累计校对近70
卷古籍，其中包括7卷《永乐大典》。

“我其实挺佛系的，”她笑言，“有同学
一人就校了200多卷，我目前才70卷，不算
多。”她参与的首批任务以佛经为主，如《金
刚经》《楞严经》《华法经》等佛教经典古
籍。“佛经用字繁复，异体字多，初看如天
书，但越难越有趣。”

有一次，她遇到一句诗：“小桃明淑？，
一樹出低垣”。系统未能识别出问号处的
字。“古人写诗讲究对仗，‘小桃’是植物，后
面也应匹配名词。根据图片字形看明显是

‘果’旁，我锁定了‘菓’与‘窠’。”她翻阅《本
草纲目》，印证“窠”可表植物丛生；再援引
《和子由记园中草木》中“苍苔窠”的用法来
佐证，最终推定此处应为“窠”字。“那一刻，
就像破案一样。”她把这次的校对心得写进
了自己的笔记里，随着任务的增多，这份笔
记内容也越来越多。

作为在上海求学的学子，刘尔君对这
座城市的古籍资源如数家珍。“上海的古籍
收藏非常丰富，有的资源只有在上海才能
找到，这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便
利。”刘尔君说，更让她感动的是上海在古
籍文献服务方面的用心。例如，上海图书
馆的古籍文献传递系统允许读者在线申
请，馆员帮忙复印后快递到家，“即使人不
在上海，也能读到珍贵的版本。”

在她看来，“识典古籍”
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古籍
的“神秘感”。“从前，古籍像
是学者的专属。《史记》不是
想读就能读的，得去图书馆
查目录、递申请。如今平台
上有多种版本、原文注释、
高清图像，一目了然，并且
全部免费开放，人人可读。”
她还特别提到平台的交互
性：“你不仅能读，还能参与
校对，指出错误，甚至和老

师、同学在群里讨论。这不再是单向的知
识接收，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她困惑于《左传》注文与正文的界限时，
是群里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伞红雷老师
和其他审核同学的耐心解答，帮她理清了文
献体例的逻辑。“我们还定期开线上分享会，
有人讲校对技巧，有人分享考证心得。”她
说，“这种‘教学相长’的感觉，特别温暖。”

被问及“古籍对普通人有什么用”时，
刘尔君的答案温柔而坚定：“它告诉我们从
哪里来。那些诗文与思想，不是冰冷的文
字，而是古人的呼吸与心跳。数字化，让这
些心跳重新被听见。”

“很多古籍毁于战火与灾害，令人痛
心。但数字化赋予它们另一种‘永生’。”她
说，“曾经，古籍藏于深阁；如今，存于云
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它们的守
护者。”

让孤灯黄卷的独守，化为云端星火的共耀
古籍数字化背后的 年轻人与年轻技术

今年4月，“识典古籍”App正式上线并
宣布永久免费，没有广告。当时开放的古籍
数量还在16000多部，短短数月，已经增加到
了30000多部。这背后，是一个由30余人组
成的年轻团队的努力。团队涵盖80后、90后
与00后，隶属于字节跳动企业社会责任部。

据“识典古籍”产品负责人王宇介绍，项
目始于2021年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古籍修
复，在与高校学者的交流中，团队发现了古
籍传承的三大困境：难以查询或者无法找
到；检索效率低，有时候必须输入繁体字才
能找到；整理成本高，专家学者常需将古籍
内容打印出来在纸上校对。

“我们发现，这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技
术问题。”王宇说。2022年4月，团队与北京
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正式合作，启动古籍
数字化项目。同年下半年，“识典古籍”网页
版上线，首批开放460余部古籍。2023年，

“今日头条”古籍频道同步推出，资源互通，
方便习惯移动端的用户浏览。

渐渐地，他们发现古籍数字化平台的底
层技术挑战较大。王宇举例介绍，古籍多为
竖排、从右向左阅读，夹杂双行小注，版式复
杂。OCR识别不仅要准确，还需还原原始排
版。更棘手的是汉字问题，古籍中生僻字极
多，现有标准编码库远不足以覆盖。为此，
团队建立了动态增补机制：“目前我们的库
里有26万多个汉字，通过相似算法匹配新发
现的字形。”

2024年，团队将古籍整理工具开放，发
起大众校对活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参与进
来，就像是游戏，一起打怪升级。”王宇告诉
记者，目前已有2.7万人参与校对。其中，
他们通过与高校合作，吸引了约1.4万名大
学生。为激励参与者，团队设计了等级徽
章，并推出冰箱贴、玩偶等文创。

王宇介绍说，平台校对任务主要来自公
开领域的古籍，避免版权争议。同时，平台
坚持永久免费、无广告。目前平台月活约
240万人次，用户以30岁左右的学者、学生为

主，“其中喜欢明史的用户
数量最多。”让团队惊喜的
是，相比之下，年轻用户留
存率更高，阅读和使用平
台的时间也更长。“例如
有个姑娘喜欢先秦史，
她就一点点地啃古文，
那个时代的东西蛮难
读的，我很佩服她。”

“大家的主要需求
是检索和阅读。”因此，
平台核心功能包括简
繁转换、图文对照——
确保文字内容可追溯
至原始书籍影像，以及
强大的检索系统。译文
功能也备受关注，“你选
中文字之后就能够查询其
含义。”用户反馈渠道多样，
包括网站、App、公众号、微
博、小红书及社群，“如果用户
反馈的问题非常集中，我们就
会进行迭代更新。”

王宇表示，坚持技术反哺学
术研究是平台打造的另一初心。
平台不仅提供资源，其整理工具也
免费开放给研究者使用，用户不需
要在“识典古籍”上发布整理成果就
能使用导出功能，以服务自己的研究、
出版等工作。“这是个有生命的平台，我
们希望它能创造出最大社会价值。”

“通过‘识典古籍’校对书籍，较诸传
统而言极具突破性的变化便在于人机互
动维度的引入。孤灯黄卷的独守得以转
变为云端星火的共耀，古籍整理正经历着
从传统通过个体或小规模协作实现的方
式，向群力合作模式的转型。”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万铠诚
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刘莹在向“识
典古籍”平台反馈校对建议时这样说道。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城市灯火依旧喧
嚣，陆天丰回到属于自己的安静时空。他
打开电脑，登录“识典古籍”平台，指尖轻
点，屏幕上浮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字样。快节奏的职场之外，他偏爱
看书、养猫这些安静的活动，而古籍校对
则是他安顿身心的沉静角落。

陆天丰并非文史专业出身，这名90后
学的是城市规划，从事的职业是互联网电
商。但他对古籍的兴趣，早在中学读金庸
小说时便已萌芽。“书中常提‘群经之首’
《周易》，令我心生向往。”如今他不再满足
于武侠小说中的片段摘引，而是在“识典
古籍”平台上一卷一卷细读、校对。

他最喜欢《周易》，也尤为喜爱校对与
其相关的典籍。大学时他就常去图书馆
借阅，以往遇到疑难处需手抄查询，过程
烦琐；如今在平台上，可轻松对比同一句

话在不同注本中的阐释，门槛大降。
工作之余，他几乎将全部空闲时间投

入校对工作。一个月内，他完成了《东坡
后集》《饶阳县志》《说文解字》等七八本
书：“我不想机械地改错，我想真正读懂。”

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标：集齐
平台的七枚校对徽章，赢得那座金色小
奖杯。如今他已是平台4级用户。“每本
书的校对信息卡上都有我的名字。那里
面，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这非常有成就
感。”

他还记得首次在信息卡上见到自己
名字时那种“奇妙又踏实”的心情，就像
古代的钞书人，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却让
文明多延续一行字。在他看来，数字化
极大拉近了古籍与普通人的距离：过去古
籍难找、难懂，现在通过平台，可以随时随
地阅读。

夜色渐沉，上海师范大学校园重归宁
静。大三学生彭显涵合上考研资料，揉了
揉眼，再度点亮屏幕。晚上九点，属于她的

“另一门功课”刚刚开始。
鼠标轻点，“识典古籍”平台跃入眼

帘，人工智能辅佐的校对工具随之启动。
一卷泛黄的《永乐大典》在
屏幕上徐徐展开。她戴上
耳机，调亮灯光，开始了与
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指
尖轻敲，模糊的字迹被逐
一校对、标点、整理。

“这一卷，我用了十
天。”她每晚仅能完成四分
之一的进度，因为要反复核
字、斟酌标点。《永乐大典》
作为类书，犹如古人的“百
度百科”，摘录散落文献汇
成主题，但在传抄刻印中难免存在错漏。
她的任务，正是拼回这些文明的碎片，让后
来的研究者畅通无阻。最令她头疼的是模
糊的扫描件——黑白图像、纸张泛黄、字迹
漫漶，有时需翻遍群书，多方佐证，才能推
断一字。但好在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群
里总有人热心地分享更清晰的版本。

彭显涵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

入“识典古籍”的初阶组，后来，她幸运地进
入仅171人的“进阶组”，成为《永乐大典》
校对团队一员。群中有北大老师、三跨考
研成功的复旦学子，也有如她一般白天备
战考研、夜晚守护古籍的普通学生。

“上海图书馆东馆七楼的‘典册琳琅’
常设展，陈列着《妙法莲华
经》五代泥金写本这样的
珍稀写本。”她将那里称为

“珍宝馆”，是因为里面有
不少价值连城的古籍珍
宝。谈及馆内藏本，她语
气中满是敬意。“我们正在
做的，就是让这些宝贝出
现在每个人的屏幕上，成
为大家的珍宝。”

中文师范专业的彭显
涵，始终铭记“教学生，得先

保证教对的东西”的道理。古籍中一字之
差，可能误导一代人。因而她把校对视作

“预备教师”的修行，默默清理知识源流的
淤沙。

夜更深了。彭显涵又圈出一个存疑的
字，留言“老师，这个字我不太确定”，发送
完毕，她继续向下推进。她知道，明天会有
人认真回复。

筑就云端的珍宝

聆听古籍的心跳

留在校对信息卡上的名字 让古籍不“古”，人人可读

“曾经，古籍藏

于深阁；如今，存于

云端。我们每一个

人，都可以成为它

们的守护者。”

刘尔君

彭显涵

陆天丰收集的徽章。

《永乐大典》电子化的网站截图。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落日熔金，宿舍渐渐染上暖色。23岁的
刘尔君点亮电脑屏幕，凝神审校《大般涅盘
经》；21岁的彭显涵也在逐字校勘《永乐大典》
的字句；刚结束一天工作的90后陆天丰正埋
首于《周易》的文本推敲……在人工智能与大
众校对的双重推动下，古籍数字化不再是冷
门事业，它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墨香
与代码交织的世界。通过“识典古籍”这样的
数字平台，他们既走向古籍，也让古籍走向更
多人。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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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尔君注视着屏幕上泛黄书页的图
像，逐行校对千年以前的文字。她所用的

“识典古籍”平台，由字节跳动公益推出，已
免费开放超3万部古籍，悄然搭建起一座连
接往昔与当下的桥梁。

作为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
一升研二学生，刘尔君的初心早在童年时
观看文学改编影视、翻阅明清小说时便已
种下。“越长大越发现，文学不只是故事，更
沉淀着历史，甚至映照着当
代现实。透过它，我得以窥
见古人在历史关头的抉择，
从他们的生命轨迹中获得
启迪。”她说。

今年四月，她偶然看到
“识典古籍”招募“我用AI校
古籍”志愿者的消息，毫不
犹豫报了名，“这既是我的
专业也是我的热爱。”顺利
入选后，从“初阶组”做到

“进阶组”，她累计校对近70
卷古籍，其中包括7卷《永乐大典》。

“我其实挺佛系的，”她笑言，“有同学
一人就校了200多卷，我目前才70卷，不算
多。”她参与的首批任务以佛经为主，如《金
刚经》《楞严经》《华法经》等佛教经典古
籍。“佛经用字繁复，异体字多，初看如天
书，但越难越有趣。”

有一次，她遇到一句诗：“小桃明淑？，
一樹出低垣”。系统未能识别出问号处的
字。“古人写诗讲究对仗，‘小桃’是植物，后
面也应匹配名词。根据图片字形看明显是

‘果’旁，我锁定了‘菓’与‘窠’。”她翻阅《本
草纲目》，印证“窠”可表植物丛生；再援引
《和子由记园中草木》中“苍苔窠”的用法来
佐证，最终推定此处应为“窠”字。“那一刻，
就像破案一样。”她把这次的校对心得写进
了自己的笔记里，随着任务的增多，这份笔
记内容也越来越多。

作为在上海求学的学子，刘尔君对这
座城市的古籍资源如数家珍。“上海的古籍
收藏非常丰富，有的资源只有在上海才能
找到，这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便
利。”刘尔君说，更让她感动的是上海在古
籍文献服务方面的用心。例如，上海图书
馆的古籍文献传递系统允许读者在线申
请，馆员帮忙复印后快递到家，“即使人不
在上海，也能读到珍贵的版本。”

在她看来，“识典古籍”
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古籍
的“神秘感”。“从前，古籍像
是学者的专属。《史记》不是
想读就能读的，得去图书馆
查目录、递申请。如今平台
上有多种版本、原文注释、
高清图像，一目了然，并且
全部免费开放，人人可读。”
她还特别提到平台的交互
性：“你不仅能读，还能参与
校对，指出错误，甚至和老

师、同学在群里讨论。这不再是单向的知
识接收，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她困惑于《左传》注文与正文的界限时，
是群里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伞红雷老师
和其他审核同学的耐心解答，帮她理清了文
献体例的逻辑。“我们还定期开线上分享会，
有人讲校对技巧，有人分享考证心得。”她
说，“这种‘教学相长’的感觉，特别温暖。”

被问及“古籍对普通人有什么用”时，
刘尔君的答案温柔而坚定：“它告诉我们从
哪里来。那些诗文与思想，不是冰冷的文
字，而是古人的呼吸与心跳。数字化，让这
些心跳重新被听见。”

“很多古籍毁于战火与灾害，令人痛
心。但数字化赋予它们另一种‘永生’。”她
说，“曾经，古籍藏于深阁；如今，存于云
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它们的守
护者。”

让孤灯黄卷的独守，化为云端星火的共耀
古籍数字化背后的 年轻人与年轻技术

今年4月，“识典古籍”App正式上线并
宣布永久免费，没有广告。当时开放的古籍
数量还在16000多部，短短数月，已经增加到
了30000多部。这背后，是一个由30余人组
成的年轻团队的努力。团队涵盖80后、90后
与00后，隶属于字节跳动企业社会责任部。

据“识典古籍”产品负责人王宇介绍，项
目始于2021年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古籍修
复，在与高校学者的交流中，团队发现了古
籍传承的三大困境：难以查询或者无法找
到；检索效率低，有时候必须输入繁体字才
能找到；整理成本高，专家学者常需将古籍
内容打印出来在纸上校对。

“我们发现，这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技
术问题。”王宇说。2022年4月，团队与北京
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正式合作，启动古籍
数字化项目。同年下半年，“识典古籍”网页
版上线，首批开放460余部古籍。2023年，

“今日头条”古籍频道同步推出，资源互通，
方便习惯移动端的用户浏览。

渐渐地，他们发现古籍数字化平台的底
层技术挑战较大。王宇举例介绍，古籍多为
竖排、从右向左阅读，夹杂双行小注，版式复
杂。OCR识别不仅要准确，还需还原原始排
版。更棘手的是汉字问题，古籍中生僻字极
多，现有标准编码库远不足以覆盖。为此，
团队建立了动态增补机制：“目前我们的库
里有26万多个汉字，通过相似算法匹配新发
现的字形。”

2024年，团队将古籍整理工具开放，发
起大众校对活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参与进
来，就像是游戏，一起打怪升级。”王宇告诉
记者，目前已有2.7万人参与校对。其中，
他们通过与高校合作，吸引了约1.4万名大
学生。为激励参与者，团队设计了等级徽
章，并推出冰箱贴、玩偶等文创。

王宇介绍说，平台校对任务主要来自公
开领域的古籍，避免版权争议。同时，平台
坚持永久免费、无广告。目前平台月活约
240万人次，用户以30岁左右的学者、学生为

主，“其中喜欢明史的用户
数量最多。”让团队惊喜的
是，相比之下，年轻用户留
存率更高，阅读和使用平
台的时间也更长。“例如
有个姑娘喜欢先秦史，
她就一点点地啃古文，
那个时代的东西蛮难
读的，我很佩服她。”

“大家的主要需求
是检索和阅读。”因此，
平台核心功能包括简
繁转换、图文对照——
确保文字内容可追溯
至原始书籍影像，以及
强大的检索系统。译文
功能也备受关注，“你选
中文字之后就能够查询其
含义。”用户反馈渠道多样，
包括网站、App、公众号、微
博、小红书及社群，“如果用户
反馈的问题非常集中，我们就
会进行迭代更新。”

王宇表示，坚持技术反哺学
术研究是平台打造的另一初心。
平台不仅提供资源，其整理工具也
免费开放给研究者使用，用户不需
要在“识典古籍”上发布整理成果就
能使用导出功能，以服务自己的研究、
出版等工作。“这是个有生命的平台，我
们希望它能创造出最大社会价值。”

“通过‘识典古籍’校对书籍，较诸传
统而言极具突破性的变化便在于人机互
动维度的引入。孤灯黄卷的独守得以转
变为云端星火的共耀，古籍整理正经历着
从传统通过个体或小规模协作实现的方
式，向群力合作模式的转型。”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万铠诚
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刘莹在向“识
典古籍”平台反馈校对建议时这样说道。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城市灯火依旧喧
嚣，陆天丰回到属于自己的安静时空。他
打开电脑，登录“识典古籍”平台，指尖轻
点，屏幕上浮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字样。快节奏的职场之外，他偏爱
看书、养猫这些安静的活动，而古籍校对
则是他安顿身心的沉静角落。

陆天丰并非文史专业出身，这名90后
学的是城市规划，从事的职业是互联网电
商。但他对古籍的兴趣，早在中学读金庸
小说时便已萌芽。“书中常提‘群经之首’
《周易》，令我心生向往。”如今他不再满足
于武侠小说中的片段摘引，而是在“识典
古籍”平台上一卷一卷细读、校对。

他最喜欢《周易》，也尤为喜爱校对与
其相关的典籍。大学时他就常去图书馆
借阅，以往遇到疑难处需手抄查询，过程
烦琐；如今在平台上，可轻松对比同一句

话在不同注本中的阐释，门槛大降。
工作之余，他几乎将全部空闲时间投

入校对工作。一个月内，他完成了《东坡
后集》《饶阳县志》《说文解字》等七八本
书：“我不想机械地改错，我想真正读懂。”

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标：集齐
平台的七枚校对徽章，赢得那座金色小
奖杯。如今他已是平台4级用户。“每本
书的校对信息卡上都有我的名字。那里
面，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这非常有成就
感。”

他还记得首次在信息卡上见到自己
名字时那种“奇妙又踏实”的心情，就像
古代的钞书人，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却让
文明多延续一行字。在他看来，数字化
极大拉近了古籍与普通人的距离：过去古
籍难找、难懂，现在通过平台，可以随时随
地阅读。

夜色渐沉，上海师范大学校园重归宁
静。大三学生彭显涵合上考研资料，揉了
揉眼，再度点亮屏幕。晚上九点，属于她的

“另一门功课”刚刚开始。
鼠标轻点，“识典古籍”平台跃入眼

帘，人工智能辅佐的校对工具随之启动。
一卷泛黄的《永乐大典》在
屏幕上徐徐展开。她戴上
耳机，调亮灯光，开始了与
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指
尖轻敲，模糊的字迹被逐
一校对、标点、整理。

“这一卷，我用了十
天。”她每晚仅能完成四分
之一的进度，因为要反复核
字、斟酌标点。《永乐大典》
作为类书，犹如古人的“百
度百科”，摘录散落文献汇
成主题，但在传抄刻印中难免存在错漏。
她的任务，正是拼回这些文明的碎片，让后
来的研究者畅通无阻。最令她头疼的是模
糊的扫描件——黑白图像、纸张泛黄、字迹
漫漶，有时需翻遍群书，多方佐证，才能推
断一字。但好在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群
里总有人热心地分享更清晰的版本。

彭显涵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

入“识典古籍”的初阶组，后来，她幸运地进
入仅171人的“进阶组”，成为《永乐大典》
校对团队一员。群中有北大老师、三跨考
研成功的复旦学子，也有如她一般白天备
战考研、夜晚守护古籍的普通学生。

“上海图书馆东馆七楼的‘典册琳琅’
常设展，陈列着《妙法莲华
经》五代泥金写本这样的
珍稀写本。”她将那里称为

“珍宝馆”，是因为里面有
不少价值连城的古籍珍
宝。谈及馆内藏本，她语
气中满是敬意。“我们正在
做的，就是让这些宝贝出
现在每个人的屏幕上，成
为大家的珍宝。”

中文师范专业的彭显
涵，始终铭记“教学生，得先

保证教对的东西”的道理。古籍中一字之
差，可能误导一代人。因而她把校对视作

“预备教师”的修行，默默清理知识源流的
淤沙。

夜更深了。彭显涵又圈出一个存疑的
字，留言“老师，这个字我不太确定”，发送
完毕，她继续向下推进。她知道，明天会有
人认真回复。

筑就云端的珍宝

聆听古籍的心跳

留在校对信息卡上的名字 让古籍不“古”，人人可读

“曾经，古籍藏

于深阁；如今，存于

云端。我们每一个

人，都可以成为它

们的守护者。”

刘尔君

彭显涵

陆天丰收集的徽章。

《永乐大典》电子化的网站截图。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落日熔金，宿舍渐渐染上暖色。23岁的
刘尔君点亮电脑屏幕，凝神审校《大般涅盘
经》；21岁的彭显涵也在逐字校勘《永乐大典》
的字句；刚结束一天工作的90后陆天丰正埋
首于《周易》的文本推敲……在人工智能与大
众校对的双重推动下，古籍数字化不再是冷
门事业，它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墨香
与代码交织的世界。通过“识典古籍”这样的
数字平台，他们既走向古籍，也让古籍走向更
多人。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